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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相 (撒切尔夫人 ) 的观点

1 8 9 9年 12 月初
,

英国议会和科学委员会在上议院的皇家美术馆召集了议员
、

实业家以及从事

研究和高等教育的科学家数百人
,

在爱丁堡公爵主持下
,

听取由首相撒切尔夫人做的为庆祝该委员

会成立 50 周年的专门演讲
。

这个讲话涉及内容广泛
,

讨论了科学及其应用
,

也讨论了在现代世界

上提出的诸如伦理道德
、

环境问题等方面的科学
。

下面这篇短文表明了首相撒切尔夫人对基础研

究及其通过工业实现开发利用的观点
。

当我们这个委员会刚成立不久
,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

那时
,

构成我们的现代经济的大

多数基础科学已经众所周知
。

如电磁理论
、

相对论和现代化学的基础量子力学已为人们所熟

悉
。

但是
,

那时
,

有些东西还没有
,

如各种数字式手表
、

电子计算机
、

蜂房结构 (移动式 )电话
、

文

字信息处理机
、

传真机和聚乙烯
,

以及那些非常刺眼的电视摄影灯 (它使我无法看到你们的大

多数人
,

而我希望它能使你们看见我 ! )
。

在工业上
,

为了鉴别和发展由这种知识产生的新产

品品种
,

花了许多年功夫
,

同样重要的是
,

绞尽脑汁来有效地设计和销售这些产品
。

其实
,

科学研究的最大的经济得益总是来自于基础知识方面的进展
,

并不是来自于探索某

些特殊应用
。

例如
,

各种晶体管并不是由那些寻找销售流行音乐新路子的娱乐性行业发现的
,

而是由那些不断研究波动力学和固态物理学的人发现的
。

各种计算机的二进制和逻辑电路并

不是由那些为寻找贮存和快速处理信息的会计师们发现的
,

而是由本世纪 30 年代研究如何计

算基本粒子的物理学家们发现的
。

核能并不是由那些花大钱去寻求能源替代形式而具有巨额

资本的石油公司发现的
,

而是靠像爱因斯坦和卢瑟福那样的科学家研究出来的
。

由于法拉第

的研究工作
,

而不是运输工业
,

使得汽车中使用的感应线圈才能制造出来
,

用于电视和蜂房结

构 (移动式 )电话的电磁波是麦克斯韦尔和赫芝他们两人的直接遗产
,

而不是为了改善通讯的

应用研究
。

自从我们的委员会创建以来
,

脱氧核糖核酸的结构的发现算是在搞清生物体功能和复制

方面进展的最重要的事件
。

它使我们有可能研究出具有特殊性能的基因
。

其中一个典型的例

子是囊状纤维变性基因的发现
,

这种基因的研究
,

可以帮助我们减少那种可怕疾病的发生
。

亚

历克
·

杰佛里斯的研究已经使得遗传性指纹变成现实
。

基因放大研究的最近进展
,

使这种技

术变得更加灵敏
,

并且扩大 了在医疗上
、

社会上和侦探工作方面的应用
。

二次大战以来
,

我们对于物质结构
、

能量
、

空间以及甚至时间本身的理解方面已经发生了

彻底的转变
。

我们多么感谢从事科学理论工作的我们的思想家呀 ! 尤其是那些具有斯蒂芬霍

金那种勇气的思想家
。

我们发现
,

在高能方面
,

出现了新的形式的物质和能量
。

在欧洲核子研

究中心
,

一座新的加速器
,

即一座大的正负电子对撞机正在运转
,

并已取得了重要的成果
。

一

旦出现了 H ig gs 玻色子
,

则我们将可 以揭开质量本身的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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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通过揭示 自然界最基本的奥秘
,

或者是关于物质的结构方面
,

或者是关于生命的本质

方面
,

我们才能建设现代世界
。

基础研究的大多数
,

但不是全部
,

是通过各个大学和研究所这些渠道从国库获得资助的
。

虽然
,

从 19 79 年以来
,

科学预算的绝对值增加了 25 %
。

尽管这样
,

我不敢确信
,

这些增长的经

费已全部用得恰到好处
。

这方面
,

有些选择是很困难的
,

下面我谈三点看法 :

第一
,

基础科学的经济效益是相当不好预测的
,

因此
,

在决定哪一个项 目该上
,

哪
~

了个不该

上时
,

往往缺乏具体的计核方法
。

.

第二
,

我们应该支持什么项目
,

支持什么小组呢 ? 我们应该如何去评价它们呢 ? 政治家们

是无能为力的
。

我赞成这样的观点
,

即我们需要向那些具有创造才能的青年人提供更多的资

助
,

因为他们的创造性才有可能带来新的鼓舞
。

当然
,

要鉴别出具有这种天赋的青年人并不容

易
。

在委员们给一个项 目分配 5000 万英镑或更多经费时
,

我总是不安地意识到
,

他们也许拒

绝将研究经费给予我们的许多青年人
,

特别是从事生物科学方面的青年人
,

他们的需要也许只

有几千或上万英镑
。

关于分配钱的理论是容易的
,

然而做起来却比较困难
。

就我而言
,

迄今仍然很关心的一件

事
,

那就是我感到我们的办事程序仍然是太官僚主义 了
。

钱应当用于做实实在在的研究
,

而不

能拨给那些头重脚轻的管理部门
。

第三
,

我们必须记住
,

任何一个国家只能承担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任务的一小部分
,

即使在

英国这样的情况下
,

充其量只不过占其中的 5%— 虽然这是很杰出的 5%
。

科学与工业 一个国家的智力容量可以用该国诺贝尔奖的多少和科学出版物的数量来衡

量
,

但是
,

一个国家的财富是由把这些科学发现转化为发达的工业和繁荣的商业的快慢程度决

定的
。

硅片的出现促进 了更加小型的
、

更加可靠的
,

从不增加能源的计算机的大量增加和使用
。

现在它们用于各行各业
,

甚至在议会中
。

新材料一直在发展
,

我们熟知液晶
、

碳纤维
、

光学纤维

在我们 日常生活中的作用
。

确实如此
,

同砂子成分相似的材料制成的几磅重的光学玻璃纤维

可以传输的信息比用一吨铜制成的电缆线还要多
。

由于迄今为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经济主要

依赖于天然资源
,

所以
,

这些新材料工业的发展对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具有很大的影响
。

当今的工业正在对各种新的可能性作出反响
。

当然
,

它必须要比以往任何时候作出更快

的反应和提供更长期的投资
。

原来是现代化的设备
,

几年后也许已经变得陈旧了
。

这就是为

什么要反应快的原因
。

而要求长期投资的原因是由于不管谁的利益
,

作为投资者也好
,

作为雇

员也好
,

或者双重资格
,

长期的繁荣发达总是依赖于去保持相对于我们的最先进的竞争者们的

领先地位
。

代之以对新设备的畏惧
,

我们的一些最先进的工会对此感到迫在眉睫
,

而正在努力

获取新设备
,

并采取能使投资产生好的利润的经营方法
。

过去三年多的时间内
,

企业增加 了 40 % 的投资
,

而我们的主要工业竞争者们多年来一直

在资产
、

息想和人才方面给以大量地投资
。

这里有一件咨文
,

它上面是这样写的 :
“

如果我们想

赶上去
,

使我们的单位成本降下来
,

那么就要在科学和技术上加速投资
,

在最新设备上加速投

资
,

在人员培训上加速投资
。 ”

我们的最成功的公司
,

这样的公司还很多
,

已经做了所有这些事

情
。

实业家们常常对我说
,

我们需要研究怎样使我们的教育制度搞对头
,

我表示同意
。

对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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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青年人来说
,

使他们在数学和科学方面有一个良好的基本训练并能作出明晰的表达是必不

可少的
。

我们应该肯定
,

这些学科至少对十六岁以下的每一个孩子都是合适的
。

不过
,

我们也

需要擅长应用的人员
。

在我 国
,

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的比例不断增加
。

各类工业学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

成功
。

各类工科大学和综合大学对于我们的经济成功和本国生活质量提高是极其重要的
。

我

们的青年人的多数仍然需要去学习科学和技术
。

今年大约有 3
.

5 万名学生要毕业
,

尽管这是

好事
,

但还不足以对抗来 自我们的主要竞争者们的挑战
。

近年来
,

令人鼓舞的是发展 了大学和工业部门更紧密的合作
。

跨学科研究中心正在各个

大学建立起来
,

以便让来自不同系科的科学家一起进行合作研究
。

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现

在已有 17 所
。

在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讲到
,

为了把许多不同系科的科学家组织在一起
,

有必要建立一些跨

学科研究中心时
,

我当时提了点不同意见
,

我说
,

过去没有把不同科学领域方面的科学家组织

起来共同研究
,

然而过去的许多伟大发现不也照样作出了成就吗 ? 后来
,

他们劝我说
,

还是设

立一个专门组织搞合作研究为好
,

因为一旦把他们组织在一起
,

由于增加了他们的思想交锋的

机会
,

也许可以产生好的结果
,

我感到
,

现在的情况正是如此
。

我访问过两三个这样的跨学科研究中心
,

我希望多看一些这样的中心
。

我去的第一个是

由鲍德温教授领导下的
,

建立在牛津的蛋白质科学中心
。

该中心帮助我们理解对人类健康和

幸福具有深远意义的生命变化过程
。

我去过的另一个是建立在帝国理工学院的人 口生物学中

心
,

该中心享有盛誉的核心课题是生态学
。

这些研究中心的经费部分来自国库的资助
,

工业部门也出了些钱
。

由于确实把大学和工

业企业组织在一起了
,

以及那些企业公司一年只给跨学科研究中心的 1万英镑的小钱
,

却得到

了中心的研究成果的全部好处
,

这使得跨学科中心增加了新的价值
。

在由我主持开幕的一个

中心
,

我不得不告诉实业家们
,

这是多么便宜呀 ! 我认为他们正在明白这一切是太便宜了
,

因

为他们付出只有 1 万英镑而获得了全部利益
。

如果设法使得新的理论更快地转化为成功的产

品
,

那样的话
,

在我国每个人看来都会认为那是合算的
。

当然
,

我希望下述情况逐渐减少 : 即英

国科学家们发表的卓越的理论思想
,

却被外国公司把它转化为金钱财富
。

(楼兆美译自《cS ie n ce 浅 lhe 尸ub li c 》
,

19 90 年
,

1一2 月号
。

柴本良校 )


